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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蓮輯錄

竺摩弟為現代詩畫禪。弱冠之年，郎以文名藉

甚，詞章書畫，皆所擅長，殆願繼承四大名僧而重

振宗風者。又其書法有甚古者，每在金文甲骨造像

之間；所自書詩稿，聞多為腳時口號，佛智騷魂，

溢於言表，其於人生觀蓋已徹底了悟，故句多沉痛

於鬱，而悲慰眾生之懷，往往見諸字裡行間；畫則

山水蟲魚、花卉人物，應有盡有。

自身 僧伽攝摩騰竺法蘭等隨漢使蔡偣東還

洛陽，始傳其等入中土。印度佛像，皆僧伽禱佛

示現、虔誠躬畫者。自是厥後，我國佛徒，能通

法者，代不乏人，如唐之貫休、宋之救溪，是其

著者。逮至明末四大名僧出，大振宗風，八大二

石，各擅所能，復多創製，詎今三百年矣，惜嗣

響寥寥，慧燈日暗，靡獨藝事已也。

予嘗勉其多畫現實生活人物，暨釋尊行化事

蹟，以覺悟世俗之蠢眾生，彼深以為然。彼對予舊

作〈生老病死〉、〈眾生平等〉二圖，推崇備至，

是甚有心於世道人心者。彼嘗認為比較得意之作，

有〈寒江夜泊〉、〈孤村暮雪〉、〈桃花溪水〉、

〈乳糜供養〉、〈煙寺晚鐘〉、〈艷雪圖〉、〈秋

山行旅〉等，雖非悉力專攻，而筆法空靈雅逸，能

發揮我東方線條之美，賦彩蒼潤古厚，了無塵俗煙

火氣，蓋亦蒲團上得來者。

佛像喜撫曹吳遺意，頗亦“曹衣擊水，吳帶

當風”之妙。山水花鳥，亦孤高淡遠，表出其菩

提自性之清淨本然，復能反映現實之人間。且其

性情，酷愛雪景，每有所見，觀賞不捨，故其所

畫風景中，以雪景為多。雪景中，又以配冰雪者

為多，盖寓行雲流水、歲寒明潔之意歟？其亦參

化妙締，(⋯⋯)合中西古今之法，共冶一爐。抵

其觀念，則入世法不離出世法，由出世而入世，

出世法與入世法打成一片，猶藝術與人生打成一

片矣。

（1950年2月25日《華僑日報》）

高劍父：〈讀竺摩弟近作〉

吾友竺摩上人，浙東雁蕩山之高僧也。學佛而

兼通儒術，避地海外，隱於港澳間之名山古剎，遺

世遠俗，潛心著述，以宣揚佛教之真理。

上人嘗習畫於折衷派大師高劍父之門，其作畫風

格，雖可歸納於折衷派之一系，而其作風超出於當今

各家之外，其用筆古雅，設想超逸，復能於花鳥獸類

之神情個性，刻畫生動，藉以引起人之美感；且以正

覺之思維，慈悲之願力，利他的精神，為偉大而積極

之表現，更對自然界生命充滿熱情與希望，所描寫動

植物，都為歌頌健康與向上之精神，絕不以己為出家

人，而有“遺世獨立”與“孤芬自賞”之態度，以 

“枯樹殘花”或“日暮窮途”之類為題材與發揮其消

極不健康之感情者，固相殊異也。予嘗見其畫〈白馬

䭾經〉，寫玄奘及白馬一匹冰天雪地中，而白馬似經

長途風雪已甚困倦，但玄奘仍存一種經忍卓絕之態，

令人觀之，有如六祖慧能祖師說：“佛法在世間，不

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免角。”以示佛法真

理，積極精進興辦利他事業，捐除世人貪逸惡劣之根

性，而將佛教悲觀思想改變，是真足以代表民族，奮

發有為的精神。

楊善深：〈讀竺摩法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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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既長於詩文與畫，又擅長書法。我國書

學，由殷至秦，為用篆體時期；由秦至漢，為用

隸八分章草體時期；由漢至今，為用楷行草體時

期。至於書風時期亦異：如殷質，其書直；周尚

文，其晝曲；秦尚法，其書謹嚴；漢尚德，其書寬

博；東晉尚風流，其書妍妙；南北朝尚武，其書強

雄；唐尚結構，宋尚豐姿，元明清三代由宋上追晉

唐；清末至民國，由南北朝上追殷商，書家作風，

隨時代而變遷。

竺摩上人書法，純為性靈，乃融會古今，卓然

獨樹，行墨間大小互參，悉得其宜。至於字體結構

之奇險，與用筆飄逸之變化，尤不可捉摸，而有不

着人間煙火之仙氣；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

法也。是誠修養有素之所至，非可驟幾者也。上人

詩文畫與書法，於縱橫恣肆中表現清淡絕俗，且深

有所發明；是始根於宿慧思想及其人生觀，以構成

其為僧與藝術風格，同表現其隱喻之傾向耶？余持

此以評上人之藝事，蓋亦有感而云然也。

吳白鶴：〈竺摩上人畫集序〉

鍾惺云：“韋蘇州等詩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真

至深永之趣，落筆自然清妙。”葛常之云：“韋詩

超然出於畦徑之外。讀韋蘇州之詩，覺有一股沖雅

閒澹的‘靜境’遺留紙上，與陶詩風格，悠然之極

緻，前後輝映。”劉須溪謂應物其詩“如深山採

藥，飲泉坐石”，真是知人之言。誠然，不能領略

恬淡靜趣之意象，即不能領略韋詩，同樣不能深味

靜中之美，則不能品讀竺摩上人之畫。

王世貞分畫為三品，唐朱景玄撰唐賢畫錄，三

品之外，更有逸品。古今畫事，手性各異，健弱濃

淡，潤枯繁簡不同，而靜逸尤難；蓋逸品為意遠者

所得，非煙火塵中物可比也。

竺摩上人，號雁蕩山僧，賦性恬淡，又耽翰

墨，遊劍父一代畫師之門，山水翎毛，栩栩欲活，

而人物尤以佛釋為多，高老喻為有“曹衣出水，吳

帶當風”之妙，以為“非所謂深於禪而遊於藝者

歟”？余意苟竺摩上人不深於禪，或不能遊於藝

如斯其精湛熟煉，得閒雅恬淡之靜趣。連年頻觀

畫展，均一時知名之作；然牡丹遊蝶，紫藤戲貓，

或風虎荷魚，非無真意細膩之筆，非不曲盡形容之

妙，惜乏一股淡雅氣；從而知書畫蓋人格表現，臨

摹可以手靈，或不能神至耳。竺摩上人，苟不深於

禪，何能得此脫塵靜趣耶？上人居檳寓灣島紅毛丹

園，顏其廬曰靜園，深居寡出，綠葉濃蔭，靜養禪

機，不為外物所侵，非深於禪者能乎？讀其集宋詞

自寫對聯“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長陰”，已寫

出其人生觀之富有淡靜氣，而無傷感氣、牽強氣，可

與大自然渾成一體。他如畫作〈郊原清趣〉，〈梅雪

高士〉，〈夕陽古寺〉，〈水仙清供〉諸幅，均獲

靜美；尤以〈蕉蔭囀佛〉，〈經窗靜讀〉，益彰

禪藝精神，多可喜者。復觀其自題畫詩，可以概

見其人其畫矣：

浮生底事愛繁華，閑讀經書且種花。

三徑未荒容我老，客來重與話桑麻。

平生甘澹泊，是以入禪林。

詩句聊舒意，文章豈計名？

百年原一夢，萬事學無情。

最是忘機處，松間坐月明。

竊比自由身，羲皇以上人。

生涯依一缽，行腳過千村。

山水詩中畫，煙花夢裡春。

利名烏足計，道味此中真。

道心靜似山藏玉/書味清於水養魚

竺摩上人邇將赴星展覽書畫，及刊印畫集，囑

序於余。余固陋簡俗，何敢言畫？更何敢論上人之

書畫？第不忘高老之言：“深於禪而遊於藝”；且

喜其設色鈞染，別有靜趣。頓忘疏拙，為綴數行，

知者將以為蛙唱耳。

(3月8日寫於牛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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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撫虹：〈從世界現代繪畫說起〉

世界繪畫，原為東西兩體系，東方始自中國，西

方起於意大利。故鄭昶的《中國畫學史》說：  “世界

之畫系二：曰東方畫系、曰西方畫系；西系萌蘗於意

大利半島，分枝散葉，蔭蔽全歐；近且移植於美洲，

播種於西陸。東系溯源流沛於中國本部，漸納西亞印

度之灌溉；浪湧波翻，沿朝鮮而泛濫於日本。故言西

畫史者，推意大利為母邦；言東畫史者，以中國為祖

地。此中國國畫在世界美術史上之地位也。”

至其發展之轍跡，中國繪畫，遠在六朝時代，

已大有可觀 (相當於5世紀）；而西畫直至文藝復興

時代，始有成就 (約在15世紀之前，相當於明朝時

代），相距約達千年，獨是西畫進展，比中國為急

激。乃自19世紀以來的作品，經已十色五光，世界

學者稱為“現代繪畫”。

其實西畫在19世紀前，傾向於古典派，19世紀

後，始有現有繪畫。可是學者所稱之“現代繪畫”，

純以西畫為標準，中國繪畫不在其內。意謂中國繪

畫尚滯於古代也；而不知中國繪畫自晉至元代有所

改變，元後明清漸趨摹擬，清末民初，尤為特甚。

故高劍父先師說：

中國有史以來，對繪畫的重視，代有文獻可

考。中國美術的成就，即歐洲文藝復興，在一千

年前 (約15世紀前），便已達到極盛時代。有些

人以為中國畫千篇一律，一成不變，其實這些現

象，祇是近二百年來的畫家不長進之過。

他眼看畫壇裡有此情形，不免疾首痛心，遂於

辛亥民國成立之後，由政治革命，轉為藝術革命。

因此不辭艱苦，力排摹古之非，主張創作一種現代

國畫，以代表了現代民國的繪畫。他說：

自元一變宋院作風，以至明清兩代，逮乎民

國，六百年來支配着藝壇，其間雖不無稍變，殆

如鳳毛麟角，到了現在最低限度，也要成一種新

中國的國畫，來代表現代的中國國畫。

高師所稱的現代國畫，就是把摹擬的積習掃而

空之，乃代之以自出心裁，故復有下列的主張：

“現代國畫”即由古代中國畫遞嬗而來，而其

主要之別，不應祇是形式，而應該在於思想。

對於祖宗的遺產，不是死守，而是要活用，這

才得到發揚光大的結果。在表現方法上，須將我國

歷史遺傳，與世界學術合一研究，而吸收其特長，

作為自己的營養，以滋長現代的新生命。

竺摩法師以聰穎特達之資，親承先師謦欬。其

於先師之學行，固己深切明著，亦步亦趨，故其作

品，頗多新的氣象，不違先師之昭示，凡山水花

鳥、蟲魚，尤其佛像，莫不大有可觀；而其蘊於

胸中，表於畫面者，對於物象之形與質，與乎神情

動態，又莫不栩栩如生，活躍紙上。至於法書，其

氣骨之精練，與乎部署之瀟灑，戛然出塵，復以顯

現其功力與造詣之深。外此更善吟咏，雋永清新，

奉誦之下，悠然神往。大抵其情之所寄託，與乎心

之所響往，非有過人量，亦無以合詩書畫而為一者

也。宜其譽馳中外，固不待虹之喋喋矣。

李撫虹：〈由人物畫說到竺師畫展〉

在繪畫的部門裡，人物畫實在佔了首席地位，

已經成為定論了。

人物畫的對象由表面上看來，當然是人，但亦

容有未盡者，因為仙佛鬼神，或天使之類超人類的

東西，都是他的主題，至於表現人類所留傳過去活

動事蹟的歷史畫，和表現人生日常生活片斷的生活

畫，也包括在內。在人物畫中，人的性格與精神之

表現，實在不可缺少，然而歷史畫與生活畫，其中

心人物之性格與精神之表現，固須注意，而事蹟與

生活之活動表現，尤為要著。蓋其主題，不在於人

而在於其人所幹之事之動作也。在我國歷史畫最普

遍的題材，莫如木蘭從軍、昭君出塞、蘇武牧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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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生活畫又莫如漁樵耕讀了。然而歷史與生活，

其題材之廣寬，未可指量，主題之採取，亦祇屬之

作家之觀念而已。

竺摩這回展出的畫雖非盡人物，可是人物居其

多數，亦且是以佛為對象的人物畫。他的描寫，在

表現上人物之性格與精神，當然有其在佛教裡所想

像出來的神情態度。我對於佛教裡的歷史人物，可

謂之門外漢，以門外漢來談門內事，終有隔睽之

嫌，談談他的描寫技法吧。

我國繪畫，最重描線，而描線之於人物畫，就

是構成人物的手法，其在畫面上的位置，自是極具

關鍵。我的私見，以為他的描線，可分兩種：一為

用中鋒一氣呵成，自起至收，其引筆之手勢，大抵

未嘗中斷，故從頭至尾，大小如一，有如鐵絲，非

有純熟的手法和大膽的天才，不易臻此，我無以名

之，名之曰鐵絲描。一為隨寫而隨意頓挫，或住或

行，不一而足，有如行雲流水，這大抵可以給一個

行雲流水描的名稱(這要聲明：我所說的不過為便利

說述起見隨意取用，並非“人物十八描”裡所稱的

名詞，因手邊無書，故不管其是否相同也）。

竺摩是從遊高劍父先生的，但他的作風，自具

面目。劍父先生教人，在學習的階段裡，一面臨

摹，一面寫生，並把這兩個經驗來自我創作。因此

他所造就的作家，決不至於甘心蹈襲，這有事實擺

在我們眼前，並非一人之私意。我們看了竺師的畫

展，也獲到一個例證。

渡筏：〈竺摩法師書畫展覽特寫〉

竺摩法師，為中國近代佛教青年僧伽中不可多

得的傑出人材。蓋其於童真出家後，即從佛學大家

芝峰法師學：一由他的聰慧過人，二由得於明師指

導，很早他的佛學文學，就有很好的修養了。後來

修學閩院，隨侍太虛大師弘化南北，任大師的隨

身記者，對佛法及文學，有長足的進展，更深的

造詣，而於書法詩詞，在此期間，亦顯出他的天

才！所以在他二十歲左右時，就為我太虛大師所

器重，佛教大德所贊許了；即社會中的名流學者，

聽其佛理觀其書法，讀其詩文，亦認他為佛教內極

難得的優秀僧青年。抗戰時期，遊化南國，卓錫香

江，講學澳門，編覺音刊，為南中國的佛教放一異

彩！師於講著之餘，時與文化人士相過從，因而名

重士林，聲譽亦噪！當其時也，中國領土，泰半為

日寇侵佔，鐵蹄所至，寺廟被摧毀，僧侶被殺戮者

甚多，因而許多憂心佛教之士，殷切地期望竺師在

偏安的港澳間，多多地為佛教灑些種子，培養些僧

材，不意正在各方殷殷期望下，太平洋的戰事突然

爆發，香港很快地也就拱手給日人了！港澳被日人

統治後，在大後方的師友們，很關念他的安全，並

希望他能從敵人的虎口中逃脫出來，到大後方再為

佛教努力；雖然後來知道他仍安然地在港澳，但對

他的來大後方已絕望了！不過愛護他的師友，仍不

時地在探聽着他的消息，所以聽到他在澳門從南國

名書畫家高劍父先生習畫，知道他的師友，無不認

為他在藝術方面將必有重大的成就！可是，沒有好

久，港澳友好，忽以他的失蹤聞，這真使關心他的

師友，覺到萬分的感傷！

世事竟難以常情測度的，當長江以南漸次為共

軍解放，國內大德老集中到香港而為未來佛教太息

不已的時候，失蹤多年的竺摩法師，忽又從神不知

鬼不覺的地方出與吾人相見，使在苦悶中的我等，

得到一個意外的歡喜，師友們無不慶喜他的再出

現！據他自己說：自“決心與一切僧俗師友暫不

通信”後，就在澳門從高氏習畫，並在習畫的第二

年，在藝壇的友人們慫恿下開過一次畫展，從此潛

心地學習畫藝！所以在他失蹤的七八年間，於個己

的身心潛修外，對於畫藝確也有了相當的造詣！港

中佛教人士，以他的繪畫頗有心得，特請其將近年

的精心傑作 —— 書畫，在港來個公開的展覽，所

以在大地回春萬象更新的新春佳節中，“竺摩法師

書畫展覽會”就在香港最繁華最熱鬧的皇后大道中  

“中國近代書畫匯”裡陳列展出了！

每當我國戰亂不已烽火蔽天的時候，香港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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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世外桃源，觀此舊曆新歲中每個住港的人們，

都喜氣洋洋地把香港點綴成一片新春的新氣象。世

外桃源的香港，真可算是名符其實的世外桃源了，

歡度新歲的人們，在狂歡之後，去參觀一下“了無

塵俗煙火氣”的藝術佳境，把個己的人生融在藝術

佳境中，將愈感人生的豐富與美滿！從這一角度去

看竺摩法師書畫展覽，就覺得格外的有意義了！

記者從報上得到竺師畫展的消息，於開展的第一

天——二月二十三日，特欣然地從老遠的鄉下趕

往參觀。中國近代書畫匯的匯址，在皇后大道中五

十八號的三樓上。近數年來，由於我國大陸上的不

安定，許多名書畫家都集中到香港來，陸續的在此

舉行他們的傑作展覽，所以中國近代書畫匯的這個

名字，在香港人士的心目中，是並不陌生的。記者

走到皇后大道中，離開畫展的地方還有很遠，就看

見門前五六尺高的木架上，貼着一張鮮紅的紅紙，

上面寫着“竺摩法師書畫展覽”八個大字，紅紙黑

字，特別吸引人的注意。也許竺師是個出家的名僧

吧，來此參觀他的書畫的，往來如梭的絡驛不絕，

真是多極了！書畫匯的主持者，為了導引參觀的來

賓，在二樓上三樓的每級樓梯上，都寫有“中國近

代書畫滙”幾個字。還沒有走入畫廳，在三樓的樓

梯口，就看見一幅幅的對聯，一幅幅的繪畫，鱗次

櫛比的懸掛着。畫廳的門口，放有一座小的屏風，

上面掛着鄧爾雅先生篆的“竺摩法師書畫展覽會”

小幅一幀。步入畫廳，四周牆壁上掛滿了大大小

小、長長短短的書畫，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入此中者，如入藝術之宮，大有目不暇接之慨！

記者在畫廳裡觀賞一周，書畫計有百幅之多，

其中比較為竺師的得意佳作，據高劍父老畫家〈讀

竺摩弟近作〉中說：“有〈寒江夜泊〉、〈孤村

暮雪〉、〈桃花溪水〉、〈乳糜供養〉、〈煙寺晚

鐘〉、〈艷雪圖〉、〈秋山行旅〉”等。至於他的

繪畫工夫到了甚麼程度，高老也有兩句話說：“雖

非悉力專攻，而筆法空靈雅逸，能發揮我東方線條

之美；賦彩蒼潤古厚，了無塵俗煙火氣，蓋亦蒲團

上得來者。”又，古哲夫先生在〈竺摩畫展觀後〉

的一文中說：“遍覽全場，琳瑯滿目，鳥獸花卉，

皆有獨到處。草澤雄風一幀，不愧劍老真傳。紅

棉、秋柳、藤蘿、梅花，剛柔恰可，着色艷而不

華。佛殿寶塔、漁舟晚唱兩幀，酷肖劍老，幾可

亂真。山水立軸中，以用沒骨法倣張僧繇寫關山晴

雪圖者為特出，別一作風，佈局雖簡，而能將山中

靈氣，一一表露楮墨間，名畫家林千石氏為其題額

曰：“清曠高逸得造化之功。”洵非過譽也。“竺

師書法，古拙可喜，不流於俗，不涉於荒，瀟灑自

如，謂非曾下苦工者，曷克臻此？”（以上所引二

文，均載二月二十五日香港《華僑日報》）記者慚

愧，對於書畫，完全是個大門外漢，不敢妄議，但

從高劍父、古哲夫二先生所說看來，已可知道竺師

的書畫是有着如何的高深修養了！

這次竺師的書畫展，除了每幅都是佳構外，其

尤特出者，就是有幾幅的橫額上，有名畫家高劍父

及林千石先生的題字，名畫家鄧爾雅先生的寫(心)

經，岑學呂先生的題詩，名佛學家陳靜濤先生的題

辭，此真所謂名僧、名人、名詩、名畫、名書融為

一爐了！無怪這次的展出，參觀者絡繹不絕，訂購

者特別眾多！記者每天都去參觀一次，去則即留連

不捨地不想驟然離去，似乎置身在藝術之宮裡，另

有一種境界似的！藝術之感人也如此。他日竺師以

畫藝作佛事，必有更多成就者，願百尺竿頭再進一

步，不讓八大二石專美於前，而為我佛教於近代藝

術界中創一新天地也！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述於香江)

王仲厚：〈書畫僧竺摩法師來訪記〉

我國高僧之工詩工書者代不乏人，而精研繪

事，則以魏晉六朝迄於隋唐一段時期為最盛。至

今燉煌、雲岡、慶陵諸石窟中之壁畫佛像，皆其遺

蹟也。惟自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石谿諸僧而後，

已不數數覯矣。若夫能綜詩書晝三者而兼擅其長，

則亘古以來僅釋貫休法師一人而已。當五代變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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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貫休避居吳越與蜀，備受時主優待，曾有“萬

水千山得得來”之詩句，亦可見其修持之一斑矣。

今竺摩法師，親承虛師唯識哲學之衣鉢，始則周遊

國內，繼且遍歷泰緬南洋，以其所得於萬水千山間

之意境，入之於詩、於書、於畫，誠有“無入而不

自得”之概。因其心有一點靈犀，故能通於一切藝

術，是直可與貫休法師同稱為“得得來和尚”矣。

若欲以之比於唐代鄭虔之三絕，要非不當，然而緇

素之間究因環境各異，故其所通於藝術方面者，自

亦有別，似不必強不同以為同也。昔者韓翃有詩

云：“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邱。”余

試易其句曰：“何用別尋方外去，貫休亦擅畫詩

書。”以此而論，竺摩法師，殆今之貫休也。茲逢

法師於本月十四至十六日在星義展之會，爰以數語

記之，倘法舫法師今能乘願再來者，當必相視而笑

曰：子言誠是矣！

余曩在故鄉曾主湖南船山學社董事部務，社中

舊例，以王船山先生畢生喜研相宗，故對海內佛

學大眾及高僧等多所聯繫，其有遊歷來湘者，亦

邀其到社宏法，以廣見聞。蓋闡揚佛理，即所以

倡導船山學說。故晚近如章炳麟與道階、太虛、

弘一、印光諸大師，均曾先後蒞社演講。厥後虛

師之高徒法舫法師經湘南來時，亦復留社數月，

聚居既久，聞悉虛師另徒名竺摩僧者，亦深得其

師所傳相宗真締，且能運用方法唯識之理，致力

於詩書畫諸方面，並謂其年富力強，將來必有更

深之造詣。余聞而默識之。去冬余被邀參加本埠

龍山古寺重建三十週年紀念盛會，因主席廣洽法

師之介，獲識竺摩法師，雖其時幸未交臂失之，

然以一面匆匆，未及叙談為悵然。迺者法師重蒞

星洲，專程來訪，詢及其學佛及習詩書畫諸藝術

之始末甚詳，展視畫冊，知其造詣果遠勝於八年

前法舫法師舉以相告者，余因而有感焉！我國高

僧之工詩工書者代不乏人，而精研繪事，則以魏

晉六朝迄於隋唐一段時期為最盛。至今燉煌、雲

岡、慶陵諸石窟中之壁畫佛像，皆其遺蹟也。惟

自明末八大山人與石濤、石谿諸僧而後，已不數

數覯矣。若夫能綜詩晝畫三者而兼擅甚長，則亘

古以來僅釋貫休一人而已。

楊自牧：〈詩書畫的三慧〉

華族的繪畫，無論形式或內容，有着一種特立

的風，因為它是主虛不主實，言情不言理。畫家們

由來都是外師造化、內證心源，故此，這風格是要

憑着感覺上去領會的。

華族繪畫的源流，應該說是由遠古的圖騰，而孕

育了人物畫的發端，最初有着畫蚩尤以弭亂，畫神荼

鬱壘以禦鬼，這含有禮義的意義存在着。三代以後，

人物畫多數於聖賢帝后的肖像，屬於崇拜的對象而

已。相傳到了漢明帝時代，乘着光武中興的餘烕，

用兵西域，外交頻繁，明帝曾夢見丈六身的金人，

其臣下或告以這是西方的神稱之為“佛”，明帝乃

遺使赴天竺訪問佛法，圖其形象歸來，天竺的高僧

亦隨使來華，佛像畫便以此為嚆矢。及後，雙方不時

往還，印僧多畫家，佛像畫自然亦流通起來。佛教傳

入中國後，因與儒家思想有着同化作用，使學術與藝

術受了影響，而蔚成特立的系統，使在人物畫方面益

形發達，畫史上亦開了新紀元。三國時代的東吳，因

有天竺名僧來遊，孫權便建寺宣道，範寫佛像，風氣

之下，佛像畫更傳行起來，晉代尤稱勃興。佛像

畫亦屬人物畫，名畫家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

在阿堵中”，這分明是指對人物畫的說法。南北

朝的統治者多信奉佛教，人民因苦於兵禍，更澈

悟釋教而皈佛，畫家尤多從事佛像的描繪，給予

人物畫放出異彩。

在這時期中，出現了謝赫的繪畫六法的創立，

山水畫亦由是而產生、開闢一新的境界，六法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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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畫家的規範，其對後代的影響甚大。謝赫的六法

理論與印度的六肢法則，可說是大同小異，六肢是

印度畫家所奉為圭臬，足以佐證印度佛教對中國繪

畫上的影響力，亦導致隋代佛像畫和山水畫並重並

興，展子虔、董伯仁等便是個中佼佼者。這風氣一

直使以後歷代相因而弗衰，雖然元代因受蒙古族所

統治而使佛像畫較衰退，但山水與花鳥蟲魚的作品

卻呈現盛行，及明清時代，人物畫又漸告恢復，由

於慈禧太后的信佛，意大利人郎世寧的善繪人物，

佛像畫又重見普遍，是知佛像畫和山水畫，多受畫

家所喜寫，便何況方外的畫人。

竺摩上人早年研繪事於名畫家高劍父昆仲居

士，深受嶺南派風格的薰陶而解脫束縛，筆法古厚

而潤澤，雅淡而靈活，更自歸於佛門後，足遍名山

大川，胸羅五嶽，寫起山水，疏密適度，筆筆皆生

意，面面得自然，能合法而離法，具劃沙印泥的功

力，這已見到上人的一“慧”。

談起華人在繪畫與寫字，所用的工具完全相

同，由於毛筆最能富於變化，濡墨運毫起來，有

間距和立體的感覺，這在世界上除了日本而外，

幾無他例可尋。華文書法除了實用外，更有美術

價值，能由簡單的形線表現出人格、學識與技

巧，而臻於玄妙意境。即以龜甲文、以至篆隸草

真，其構成的基本單位同是線條，寫字和寫畫

俱須有着線條美，這亦是所常說的書畫同源，這

種線條美，竺摩上人已是深得其三昧了，這亦是

一“慧”。

竺摩上人是一位高僧，大家都稱他為大法師，

其詩作自然深含禪意，敦厚的，哲理的，流露着高

逸的格調，以醒化人羣，這又是另外的一“慧”。

此次，新輯這一卷書畫集，其中亦以佛像畫和山水

畫佔多，書法則立軸楹聯俱備，看畫上又間題詩

作。詩是無聲畫，畫是無聲詩，這個專輯是畫意、

法書、詩禪的合體，流露其詩中的逸氣，充份表現

了其特出的才華。

竺摩上人壽臘已逾稀齡，猶能稍暇中樂繪事而

不輟，這專輯的刊行，益彌覺珍貴。吾人可從這集

中看到上人詩書畫的三絕，亦由茲倍仰上人在佛學

三慧之外的另一項“三慧”。

(一九八四年九月於檳鳥)

管震民：〈弁言〉

天臺雁宕，夙稱名勝之區，藝士騷人， 多如過

江之鯽；惟廻溯蘆溝啟釁以後，南來舉行書畫義展

者，踵趾相接。而吾浙之人，則寥若晨星，尤其深

於禪而遊於藝者，則絕無其人。今香港無盡燈社社

長竺摩法師，因蒞臨暹羅龍華佛教社，主持太虛大

師舍利入塔典禮後，應檳榔嶼菩提學院禮聘，主講佛

經；又因竺師歷年所繪寸尺幅頗多，應出以示人，並

定於本月中旬，假客屬公會禮堂，舉行書畫義展，可

為佛教徒破天荒之盛舉。竺師籍隸浙江樂清之雁蕩山

麓，慧性天成，法緣早締。幼年在山出家，故一名雁

蕩山僧，受具以後，參訪各處名山，修養佛法，造詣

頗深。嗣追隨太虛大師多年，默識心通，堪承衣缽，

稱為入室弟子。竺師性恬澹，尤耽翰墨，入粵進春睡

畫院，遊高劍父名畫師門下，既得師授相承，又能沉

浸六法，故揮毫展紙，無不得心應手，馳譽丹青，可

謂實至名歸。積年所繪，凡佛像、人物、山水、翎

毛、花卉等件，別開生面，栩栩欲動，大有“曹衣擊

水，吳帶當風”之妙，竺師於研求禪乘繪事之外，對

於書法詩詞，更感興味，鄭虔之展之三絕詩書畫，足

以當之；王右氶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亦不

過如是。且與五代浙東蘭谿之釋貫休，既工繪畫，又

善篆隸草書，更可謂後先輝映，異苔而同岑也，非所

謂深於禪而遊於藝者歟？師居雁蕩，我住天臺，相見

重溟，緣由前定。茲因將舉行書畫義展，又出畫集問

世，為弁敷言，以誌景仰云爾。

(甲午中秋，七五退叟管震民識於檳榔嶼)

03-85-15.indd   141 10/6/13   12:49 PM



142文 化 雜 誌 2012 

特

輯

師
友
品
鑒
竺
摩
上
人
書
畫
拾
萃

我國歷朝名畫師，出自空門者繁不勝枚舉。大

抵佛門弟子，以六根清淨，四大皆空，潛心以研習

書畫，成就較易，以一心此，心無旁騖，則其造

就，又豈與普通習畫者得而及之？以研究書畫，

天分固居其家主要，而興趣亦等之，苟使以專心

致志，則其造詣必深，此佛門中人多以晝名者，

想亦緣此。吾於竺摩法師，已足證之。吾之識竺

摩法師，早在十年前，其時方在抗戰中，日寇已

陷華南，故五羊畫人之集於濠江者，濟濟有眾，其

中不少為書畫界集團之清遊會中人，如高劍父、黎

慶恩、張白英，及已故之張純初、姚粟若等。避澳

而後，每週中仍舉行雅集，以達難中仍未忘情於本

身之藝術也。吾從事新聞事業之餘，兼以習畫，因

亦常側身其中，而與法師之認識，乃亦在清遊會席

上，以法師擅書法、喜吟咏；且編有佛學雜誌《覺

音》，按月出版，並將清遊會中人之詩詞錄入，甚為

一般佛弟子所稱道。其時高劍父先生恆笑謂竺法師能

詩擅書，但可惜未能畫，否則鄭虔三絕，其有之矣。

竺法師似有所領悟，乃以其餘時，相從學藝。以師穎

悟異常人，高老欣然接受，列入門牆。法師自是潛心

以研此道，不兩年，藝即大進，且深得高老之秘竅，

用筆之蒼勁，與設色之沉着，均有高老之作風。且以

高老之相勗，曾一度舉行個人書畫展覽於聽松山館。

此館位於濠江名勝之松山上，為名醫何斗燦之別墅。

以何氏與師交遊，而亦好此道者，故當時引為藝壇佳

話。法師於畫展後，旋即離澳，言將返浙江雁蕩山，

以烽煙淪劫，荊棘危途，未遂所願，避地靜修，深居

簡出。比客歲夏，吾嘗遺失一紙箑於澳之泳場，不意

竟落於陳君慧□之手。吾與陳君本無一面緣，但竺法

師則為其方外交，故箑亦為竺法師所發覺，乃索取携

澳，將以見悉。合浦珠還，吾固無限欣慰，然最足喜

者，則多年故友，一旦重逢，更感興奮，且知竺法師

致力於畫學，未嘗稍輟，並為雀躍。竺法師且以其大

作見示，欣賞之下，覺其畫藝，真突飛猛進，比之第

一次畫展時之造就，相去幾不可以道里計，用筆之蒼

勁有力，與構造之新穎嚴謹，均已能自成一格。山水

樹石、人物花鳥，且皆兼之，而皆有相當之造詣，洵

足為佛門生色。二年前法師以受香港佛門道友之邀，

曾出其積存作品，在中國現代書畫會舉行畫展，頗得

各界人士之好評。近來港澳南北名家畫展盛，但未聞

專以佛教畫展覽，尤以佛門人物以專佛教畫者，殊不

多覲。故此度畫展揭幕，想必觀者絡繹，盛況空前，

使大眾耳目為之一新。

(一九四九年一月寫於澳門)

佚名：〈藝術與宗教渾忘的境界〉

竺摩法師的畫，所難能者，是他緊跟劍父先生

之後的一派革新氣象，具有舊素養，而不因襲舊

圈套。他絕不會像小乘學者的遠離現實，故反過

來作畫也表現得很大眾化。李寶泉述劍父先生論

畫的主張，謂“要寫真的、要動的、要力的、要緊

張的、要有意義的，以及要出於自然的”。因為寫

真的，當然就與逸筆草草底輕描淡寫的精神相反

了；因為要出於自然本身的，當然注重寫生而放

棄“今不如古的觀念”。這些條件，竺摩法師的

造詣實在無慚師訓，且令人有後軍益勁之感。

我尤喜歡竺摩法師的詩畫，捨其造詣不論，他

的為人更可愛。那麼清癯如鶴，明澈如水，不就是

一首詩一幅畫麼？知其人而賞其詩其畫，尤覺其中

有無窮內涵之美。這回承他把行將付梓的畫集交給

我讀，並命寫序，先覩之快與佛頭着糞的戒懼，

我是既歡喜又慚愧的。我覺得此中的顯淺一面，

我不及大眾的眼光如炬；此中的高妙一面，我哪

能透露一點真意呢？然而我倒真實不虛地遁入其

黃蘊玉：〈簡紹竺摩法師書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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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引的真境，真的看看他好像在雲端拈花微笑，

雖高不可攀，而我和許多人都看見，而且內心印

下無言的愉悅。

竺摩法師是怎樣的一種人物，試看看他的師友間

的薰陶，自可體會。像高劍父先生、游雲山女士、徐

梵先生，都主張儒釋一貫。高氏為藝術的革命家，光

芒萬丈，法師從之學藝，有相當的成就。然而高氏晚

年悽心禪悅，卻是受到法師的影響，故其輓聯有“談

禪如友，論藝如師”的話。新近游雲山女士和其圈內

人創辦一個《原泉》月刊，便提倡合佛儒文藝一爐共

冶，法師應甚力，凡這些，可見其行誼的一斑。

民國初年，蔡孓民氏曾倡以藝術代宗教，這主張

對否暫不討論，但藝術和宗教渾融一體，則毋庸否

定，儒家所謂遊於藝而進於道，也承認道為根本，藝

為花葉，花葉的秀敷和根本的深固是互相表裡的。就

佛教言，自白馬負經以後中印僧人不時往還，印度藝

術也與宗教俱入中土。僧人多為畫家，佛像多係自己

虔誠恭畫，兩晉時所受建佗羅加爾羅佛教藝術的影響

不少。六朝的釋道畫，多天竺作風。而印度阿真打、

巴哈、乾打離各石窟的古畫，中國的雲崗石窟、龍門

石窟都是傳模移寫的。迨文人畫盛行，僧人也多以畫

為餘事。明清以降，八大、石濤、石谿、漸江所寫都

臻神品。現代的曼殊、弘一大師以藝名世，尤膾炙人

口。所以，竺摩法師於揚法之餘，寫詩作畫，有其深

遠的傳統。蓋藝之與道，不可須臾難，藝術家的心

情，和宗教並無二致。

我細讀過夏丏尊先生記其至友弘一大師的生活

藝術，謂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

被剃以後，專心唸佛，見人也但勸人唸佛，不消

說，藝術上的話是談不起的；然而夏先生經幾日

的觀察，仍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弘一大師戒律精嚴，每天都好像在過俗人所難

堪的苦境似的，可是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

西，一切都好，住小旅館好，統艙好，睡粉破的

蓆子好，用破舊的手巾好，吃白菜好，萊菔好，

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

得，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生活的藝術化

了嗎？這也正是道心與藝心的融合。竺摩法師的詩

畫，也入於藝術與宗教渾忘的境界。山川之大，花

鳥之微，人世之紛擾，皆如鏡澄心，如法揚舌，藝

術家以無邪之心觀照宇宙，觀照人生，無所謂一切

醜惡殘破稚拙；而一切苦厄，一切醜惡殘破稚拙一

上毫端，也無處不美，無處不啟發真純的贊嘆。

竺摩法師是一位才藝超絕，也是我所最嚮往

的方外朋友。我們每一相晤，他聖潔的襟袍的反

應，未敢妄加測度，但我們則似乎眼前的袈裟飄

蕭，法器莊嚴也熟視無覩了。我們之間了無一線

分隔，我欣賞他的詩書畫三絕，體味他俊逸的藝

論，有時雲破月來，更深契他的談禪說理，祇覺

得一片天機的精純，一片真靈的洋溢，忘俗忘僧，

忘我忘物，像我這樣鈍根的人，至少也被導引進入

無邪的藝境。

我不想攀附儒家門牆，也總算是曾經受過儒家思

想浸潤的。法師則三戒具足，是以包括佛門自任的大

乘學者，也惟其如此，故僧俗異途，我們的趣向倒沒

有甚麼距離。中國的儒佛，好像有形式的對立，其實

宋人的理學，卻從佛藏中奪胎換骨，他們口頭的闢

佛，難免“坐在禪床上罵禪”之譏，而佛教傳至禪

宗興起，自稱教外別傳，直指本心，見性成佛，已

和儒家的盡心知性，盡性知天如出一轍，入世法出

世法的界限老早已泯滅了。竺摩法師是佛門的悲智

者，也無殊於孔門的愷悌君子，在我看來，更覺得

他是多麼富人情味，多麼悅愛世間，他是一秉出世

的精神，而積極致力於入世的事業。他每天為了佛教

事業的辛忙，其程度超過市肆中的持籌握算者。有人

調侃他道：“和尚如此麻煩，何必出家？”但這祇是

開玩笑罷了，曾聽見他這麼說：“擺在面前的現象，

小乘學者，不善解苦空無我不淨的真義，對人生起了

厭離的觀念，想逃避現實，而墮在苦空底陷阱不能自

拔，被世尊呵為‘焦芽敗種’；大乘學者善達這種苦

空的理，雖看透人生，覷破現實，而不妨在如夢的人

生，如幻的現實，奮不顧身，廣建淨業，以完善他的

大志，莊嚴他的菩提。”這才算是他為甚麼“着了袈

裟事更多”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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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題竺摩法帥書畫義展

貝葉芭蕉信手揮，一篇一幅吐光輝。

三千世界丹青裡，十二因緣翰墨歸。

腕底波瀾皆妙諦，眼中風物盡靈機。

菩提影□菩提院，滿架圖書沭德暉。

題贈竺摩上人

法師西來意，庭前樹柏子。

上人胡為者，辛勤乃若此！

宣講無寧日，筆墨紛復爾。

樂此竟不疲，豈為名驅使。

眾生未成佛，蓋有不容已！

離世覓菩提，免角虛難擬。

智業合利他，從俗一隨喜。

書畫結善緣，是亦方便始。

茲行徧十方，馱經投萬里。

玄奘倘可追，曼殊不專美。

我有蔴三斤，贈師綑行李。

題竺摩法師畫虎溪三笑圖

一儒一道一高僧，遠望疑聞笑語聲；

更把丹青傳別意，古人已去尚如生。

東林寺外水之湄，正傍溪橋共語時，

虎嘯風生山谷震，三人大笑始分離。

三笑亭邊故事遺，即今遊眺尚堪思，

至人自古誠能格，不是齊諧志怪奇。

語到投機處，行行已過溪；

虎鳴驚止步，大笑露靈犀。

挖耳羅漢

耳根未淨濁塵蒙，信手清除百窮通；

從此聲聞周萬里，自南而北復西東。

長眉羅漢

菩提隨地印心期，靜坐蒲團老不疲；

無量壽經長壽佛，壽眉縷縷永長垂。

跣足暮者

濁世離留清淨身， 然相對話前因。

滄浪孺子賡同調，歷盡天涯不染塵。

三羊出蕃

三陽開泰正逢春，更聽欣傳局轉新；

從此驊騮開道路，永離�勒出風塵。

靈猿獻果

王孫雅琥合宜候，掛月棲雲極自由；

壽果捧來同晉祝，三千歲月樂悠悠。

駱清泉：〈竺摩法師畫展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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